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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握手——澳国军舰浏览 

俞敏 

  ９月２４日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布里斯班”号导弹驱逐舰和“成
功”号补给舰组成编队，对上海进行了为期６天的友好访问。本文作
者继１９９８年１１月参观了澳海军的“悉尼”号护卫舰之后，又一
次登上了澳舰，故称为第二次握手。 

澳大利亚人又来了。 
上海的观众直纳闷：眼下奥运圣火正熊熊燃烧。要接待成千上万各国
健儿游客，要赶着场子临阵助威，你们国家人口还没袋鼠多，顾得过
来吗﹖你们倒好，跑这儿度假来了。听到这样的调侃，盖邮戳的奎特
上士的答话更妙：“奥运是一场为了和平的特殊战斗，可我们海军帮
不上忙。” 
从历次与澳军官兵接触的经验和参观其战舰的感受来说，这是一支纪
律严明、思想开放，同时又很美国化的海军。但也正是在同美国海军
的客观比较中我们才看到了澳国海军独特的一面。如果非要说有什么
差距，那就是不象美国人那样财大气粗，能摆阔绰。在澳大利亚建造
一艘舰和淘汰一艘舰都不容易。拿此次来访的Ｄ４１“布里斯班”号
来说，这艘祖父级 “珀斯”级 导弹驱逐舰从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１
６日入役至今一直活得挺滋润，每天澳大利亚国旗在头顶升了又落，
落了又升，《简氏年鉴》也只好耐着性子把它的档案每年抄写一遍。 
差不多每个澳国水兵在介绍这艘旧舰时总这样开头：“我们的‘布里
斯班’可有年头了。”要是以为这是对壮士暮年的感慨，那就错了。
“布里斯班”号上的官兵享有其他澳军士兵无法比拟的殊荣。该舰３
０多年来亲历的越南战争、女王银婚庆典、海湾战争之类的大场面不
胜枚举，而此次北上与亚太友邦联络感情，还远不是最后一次大规模
巡游。 
“布里斯班”是美国按“查尔斯·亚当斯”级蓝本为澳国建造的第３
艘驱逐舰，两位兄长“佩思”和“霍巴特”已于数月前分别先他而
去。“布里斯班”虽经过许多次大改装，但仍保留了“亚当斯”级的
基本特征：两段式上层建筑，串联两支蒸汽轮机烟囱，平甲板不平，
前端猛烈上翘，因是低干舷设计，舰桥两旁设弧形防浪墙，与甲板接
合处有间隔式开缝，便于排水。驾驶室不大，陈设简单，光线昏暗，
隔着玻璃往下看，有两个绞盘和两捆粗黑的皮管，用以油液补给。 
舰桥顶端照例是火控系统的天下：浅碟状的ＳＰＧ－５３炮瞄雷达骑
在菱形的ＭＫ－６８指挥仪上。这对组合是为主炮射击指明大方向
的。靠前还新添了啤酒桶般的２５００光电火控系统。照理说也该是
三只眼，包括光学摄像、红外成像及人眼安全激光测距，可我看了半
天，光溜溜什么眼也没开。夹在旗箱中间的三角桅后高挑着敌我识别
天线，然后依次是对海搜索雷达和导航雷达、雷达接收机。考虑到近
烟囱者黑，上半段用墨漆刷了一遍。 
舰桥周围高低错落的各式卫星天线也不少，看得人眼晕。我说拆了算
了，托德中士说那可不成，拆了就没法看电视了。我一想也对。同来
的老刘让我注意舰桥前平台舱内正播放中央台节目。我凑近一瞧，还
真是这样。我问托德这几天最关注的电视栏目是什么，中士转了转眼
珠，答道：“焦点访谈”。老天 你看得懂吗﹖ 
前后上层建筑间有一座板桥，站在桥中举目四望别有一番乐趣。后部
上层建筑顶上很开阔，且人迹罕至。只有一名铁塔般尉官在那儿独立



 

寒秋。我上前同这位高出我两个半头的巨人握手，昂首问他该怎么称
呼。他欠身嘿嘿一乐：“他们都管我叫‘玛斯特先生’ 意即桅杆先
生 ”。我一指他背后：“那么桅杆先生，您肩上的这个大盒子是做
什么用的呢﹖”他看了看说，那是舰上看得最远的千里眼，叫做ＳＰ
Ａ－５２三坐标对空搜索雷达。随后他连解释带比划，详细给我介绍
这个魔盒的性能、用途，直到最后我弄明白了。接着我们又聊了些轻
松的话题。正在这时，扬声器里传来中年男子低沉的声音，我问那里
面说什么，桅杆说：“舰长让他的秘书到指挥室去一下。”然后说了
声失陪，向前桥走去，沉重的军靴跺得甲板咚咚直响。我在背后喊：
“您跑什么﹖”他又乐了：“我就是那个秘书。” 
于是我只好一个人欣赏舰炮。“布里斯班”号共有两门ＭＫ ４２ Ｍ
ｏｄ１０单管１２７毫米炮，一门在前甲板，一门在后平台。方形炮
塔边缘弧形过渡，显得粗笨但不失可爱。左上角有２个玻璃罩球，正
面有一块比煎饼大不了多少的红外探测仪随动于火炮转向。最原始之
处莫过于顶上锥笼状的风向传感器了。炮管５４倍口径，对岸射击或
朝天射击都可。我和另外几个观众忍不住摸了一下炮管，糟了，沾了
满手的牛油，还不能往洁白的炮塔上抹。炮手找来一根粗缆，说捏一
把就干净了。别说，还真好使。 
平台尾端是那具ＭＫ－１３单臂发射系统，主要用于发射“标准”－
１型对空导弹。说到无人不知的“标准”导弹，它的历史至少可以上
溯到３Ｔ家族中的“小猎犬”。在“鱼叉”服役之前，所有的美国区
域航空导弹都具有一定反舰能力，只需改进相应制导组件和换上半穿
甲战斗部就行。直到７０年代中期，“标准”才成为专业射雕高手。
ＭＫ－１３虽是单臂架，但装填速度极快。用于近距反导本来有两座
密集阵，不知什么缘故一座也没有了。有人说是卸下来安到护卫舰上
去了，我觉得不太可能。 
登舰之前有个想法，亲自看一看“伊卡拉”反潜导弹，哪怕已经拆除
了，能寻些残迹也好。我从上层甲板下来，走到板桥下细看。只见两
侧隐隐可见半月状细纹，此处便是“伊卡拉”系统的遗址了。我想打
听一下这种系统是如何运作及为何拆毁。可惜无人能道其详。只有大
胡子派瑞中尉拿出一张清晰的相片，显示出该导弹由后舱取出后被送
入一个大叉口箱内，酷似一条落入白鲨口中的海豚。导弹只是个罩
壳，核心部分是ＭＫ ４４鱼雷。这种系统虽设备庞杂，但正因为它的
存在，才能使驱逐舰具有高人一筹的反潜技能。而眼下，“布里斯
班”号上仅有两具夹在舰桥两腋的ＭＫ ３２型鱼雷发射系统。 
对土著历史和澳洲移民史颇有研究的派瑞中尉高兴起来说个没完，还
卷起裤子露出腿上斑斓的刺青。定睛一看，乃是条云中探爪的苍龙。
我坦率地告诉他：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里，刺青往往和黑帮联系在一
起。他很不以为然，说刺青是西方航海文化的一部分，表现出水手的
大无畏精神和丰富的内心世界。精通汉语的博世明先生 中文名 也
过来帮腔，说中国的九纹龙史进和浪子燕青都有纹身，是响当当的英
雄。我说那是小说，并非历史。派瑞听说还有身上刺九条龙的，来了
兴致，连连追问我这位史进先生在哪支舰队服役。就这样，一场关于
东西方刺青文化差异的有趣讨论持续了半个多小时。 
博世明先生是澳驻华使馆武官，他觉得现在许多在中国的老外中文水
平越来越高，汉语的国际地位空前“看涨”，正所谓“学好中国话，
走遍天下都不怕”。谈到多年来在中国的感受，他说他深深眷恋着脚
下这片热土，中秋节和夫人、孩子吃月饼，也想念千里之外的澳洲，
因为工作关系，不可能“常回家看看”，幸好有Ｅ－Ｍａｉｌ可以和
亲友联系。我问为什么澳洲水兵都那么诙谐幽默、妙趣横生﹖他说水
兵在一个封闭的铁壳中度过一生中美好的时刻，有时无垠的大海和冰
冷的舱壁会令人感到无比绝望，如果无法以乐观开朗的心绪面对生
活、编织精彩，那么很快就会精神崩溃。 
我小心地走回后甲板。“布里斯班”号上很少有可容两人并行的过
道，一切显得很狭窄。稍宽敞些的地方都摆放了分类垃圾箱。我猜想
舰上大概没有女兵。 
“布里斯班”并非孤身前来，海军怕这位老汉跑长途累个好歹，专门
派了一位保姆——“成功”号补给舰同往。这艘１３０００吨的补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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舰是法国“迪朗士”级的改良型，显得年轻、丰腴，且“看上去很
美”，但站得远远的，就是不让看。 
天都快黑了。我也该走了，留步、留步。你们这么忙还过来看中国朋
友，这份心意我们领了，往后日子长着呢，有空来玩    

   


